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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甘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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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区人民支援红军（四）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十二）

走进莫斯卡，
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
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
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
莫斯卡之行，
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木雅探秘
——语言（上）

魅力康定
MEILIKANGDING

康藏异闻
KANGZANGYIWEN

奇异驮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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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宵

在神秘的横断山东部
有大雪山，折多山、阿里布
谷山、雅拉雪山、南无脊山、
五色海子山、雅加埂等雪山
坐落其间，蜀山之王贡嘎山
高耸云端。雅砻江及大渡
河支流，匆匆在山间奔过，
诉说着古木雅千百年来留
下的传说轶事。秦汉时期，
史称牦牛羌的木雅先世们
便在这里修建房屋，7 世
纪，吐蕃英主松赞干布崛
起，统一前后藏，东征康巴，
佛教传入木雅。元朝时设
土司管辖康巴地区，明、清仍
沿前制，木雅嘉拉甲波家族
受封明正土司，明末清初东
迁打箭炉（康定），木雅变成
了一块多元文化融合之地。
几百年之后，木雅人被识别
为藏族，他们的生活习俗，宗
教信仰，乃至文字历法都和
藏民无异。然而作为传承文
明的载体，木雅人特有的语
言却显示着他们的独特，古
老的语言究竟包含着何种神
秘的信息，能否揭开木雅族
群形成与迁徙的奥秘呢？

古时的木雅人分布极
广，《旧唐书西戎》中有“又
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
雪山之下”的记载。大量史
实文献表明，古木雅大体分
布有三个地方，一是青海北
部和甘肃一带，二是今四川
德格、石渠、白玉等地，藏语
称之为塞莫岗的地区。三
是今天康定市大部分地区
及其邻县九龙、雅江、丹巴、
道孚等地。一度称雄塞北
的西夏王朝，便是由唐朝时
东迁内附的北部木雅人所
建立。王朝的覆灭留下了
大量古迹文物，但塞北地区
从此无木雅人踪迹。由于
靠近卫藏，康巴北部的木雅
人早已成为藏民族的组成部
分。至今还保留古木雅传统
的，只有今日康定折多山以
西和周边九龙、雅江、道孚部
分地区，这里便是古时被称
为的木雅热岗的地方。

因为气候适宜，定居在
此的木雅人，保持着祖先留
下的农耕传统。他们种植
谷物和部分蔬菜，并在收获
季节来临之前集会祭祀，感
谢天地对人们的馈赠。

农闲时节，木雅人就要

聚在一起，祈年祷岁，歌舞
娱乐。他们所唱跳的极具
特色的舞蹈便是木雅锅庄，
吟唱辞令却全部是康巴藏
语，这与木雅人平日劳作生
活所使用的语言大相径庭。

在藏地，木雅人使用的
语言被称为“木雅格”。大
量的研究可以佐证，这是一
种自成体系的语言，此种语
言显得异常神秘的原因，便
是因为木雅族群几个世纪
之前已经全部使用藏文，缺
乏文字记述让语言渐渐失
去了载体。除了使用藏文，
曾创造过辉煌文明，和木雅
人一脉相承的西夏人，依据
汉字六书创造过一种文字，
这应该是木雅人记录语言
的最早载体。1909年，在今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
址，出土了西夏人骨勒茂才
编著的《番汉合时掌中珠》，
这是一本西夏文和汉语双
解字典，书中每一词语都并
列四项，中间两项分别是西
夏文和汉译文，右边靠西夏
文的汉字为西夏文注音，左
边靠汉译文的西夏文为汉
字注音。

此后，西夏天书渐渐被
人们破译，而与之同源的木
雅语成为进行比对研究的
最佳对象。1991年，语言学
家孙宏开先生在发表了《
从词汇比较看西夏语与藏
缅语族羌语支的关系》一
文，指出“ 西夏语与羌语
支语言的同源词一般都在
30%以上，其中木雅语最接
近，达到 36.1%”。关于此
说法，许多学者都曾进行考
证，至今尚无定论。相对于
现今无人能准确听读的西
夏语，或许藏语和木雅语更
为接近，受藏语的影响，木
雅语中政治，宗教以日常生
法中的部分用语，大都借
自藏语，藏语借词约占词汇
总数的15%左右。

木雅语，这种汉藏语系
羌语支里的一种语言，因为
大量使用藏语借词正在与
藏语融合，然而从 7 世纪开
始算起，这种语言融合的过
程已经持续了千年以上。
今日，独特的声韵，古老的
腔调仍然在木雅草原上回
荡，究竟是怎样一种语言，
可以在文字载体断层的情
况下流通千年之久呢？

莫斯卡舞台
从莫斯卡大殿里，沿着正门走出，是一

阶石梯，梯两旁种着几株灌木，灌木上零星
地挂着许多颜色各异的玛尼彩带，似乎赋
予灌木这样的植物以超然的内涵，使人经
过灌木的时候自然会涌起一种敬意，仿佛
是经过笼罩着精神灵魂的植物。在右边灌
木旁有一煨桑台，几名扎巴在主持着煨桑
仪式。欣赏煨桑仪式是心灵的震撼，在敬
畏英雄格萨尔王的文化氛围中，这样的仪
式显得庄严而虔诚，那几名主持者每一个
细微的动作都彰显出对英雄的热爱与敬
重，他们点燃栎叶松枝，洒水撒盐巴，嘴里

还不停地轻声念诵着咒语。这可是祖辈相
传的盛大而虔诚的仪式啊！这就是对英雄
格萨尔王的盛大仪式啊！在煨桑炉口有忽
闪忽闪的火星，浓郁的烟腾空而起，仿佛真
的要升到英雄的灵魂世界里，传递世人对
格萨尔英雄的敬畏之情。

走下石阶，便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院
中央是一个草坪，草坪里生长着许许多多
不知名的野草，有一些同样叫不出名字的
花盛开其中，有白色的、黄色的，小朵小朵
的花与小株小株的草相生相融，混然而成
一个草与花的世界。院内的面积大致不到
一亩，然而这里却是一部伟大史诗上演的
舞台。我知道格萨尔藏戏将要在这里上
幕，便格外仔细地审视着这个草坪。在草
坪四周是木制结构的看台，宽度约有1.5米
左右，上有木质和泥土相间的屋顶，整个看
台呈现出沧桑岁月留下的痕迹，空间不大，
不过能够躲雨遮阳，很有几分惬意，除此之
外，便看不出有什么用处。

这样的看台颇有几分特别，观众和演
员在同一个层面上，三面看台应该全是观
众的席位。这样的演出场地遇上雨便是一
个麻烦的事情。出于对格萨尔藏戏的十分
关注，我做好了从理论角度观摩莫斯卡演
出的格萨尔藏戏的准备。对格萨尔藏戏的
研究，应该说还是一个很不健全的研究领
域，在很多视角甚至处于空白状态。印象
较深的是分别在《边政公论》、《康导月刊》
和《艺文杂志》曾经刊载的《西藏之戏剧》、

《藏戏在巴安》和《康藏戏剧的本事》三篇关
于藏戏的论文。之后在《戏剧论丛》、《戏曲
音乐》、《大公报》和《云南日报》等报刊上曾
经相继阅读到了十多篇关于藏戏的论文，
在此之外，则很难再见到相关的论文了。
不过，有人认为藏戏主要活跃在民间，属于

民间艺术范畴，甚至认为藏戏很难走进寺
庙演出。我不这样认为，藏戏具有浓郁的
宗教色彩，我所欣赏到的藏戏，大多数都是
在寺庙里演出的，很多藏戏内容都是宗教
范畴的内容，无论是面具还是故事情节，多
数都是属于宗教文化范畴的。寺庙的主持
常常就是藏戏导演，而绝大多数演员都是
寺庙里的僧人。尽管我们很难再历史典籍
和宗教文献中寻找到关于藏戏的记载，但
是，藏戏无论是内容还是演员等，都与寺庙
有着颇为紧密相关的联系。只是现成的藏
戏研究文稿的匮乏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困
难。于是，我尽量亲临演出现场，用自己的
眼光，加之自己具备的有限的关于藏戏常
识，企望能够形成自己的藏戏理论体系。

西方哲人黑格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
话：“哪个民族有戏剧，就标志着这个民族
走向成熟。”在我对藏戏的了解范畴里，我
深深佩服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民族，他们能
够把藏戏这一文化元素传承至今，能够把
藏戏演绎成如此神奇独特，极富有生活气
息，富有宗教色彩，甚至成为教化的优秀内
容和艺术方式。纵观藏戏的特征，不难看
出，藏戏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
又矢志不移地传承自身的优秀传统因素，
进而形成了今天令世人喜闻乐见的文化艺
术品种。

8月27日清晨，当我来到大殿外的草坪
上的时候，发现草坪四周的木制结构的空
间里，已经很有秩序地坐满了村民，男女老
少相坐其间，秩序有条不紊，村民们用期待
的眼神注视着大殿内。

在草坪的中央摆放着祭台，上有用酥
油制作的精致图案贡品，四周的木制建筑
上插着岭国时代的旌旗，旌旗在晨风吹拂
下，有节奏地飘曳着。在大殿右边的草坪

里，整齐地摆放着三只长号，几名僧人坐在
一旁，他们的任务就是吹奏长号。

看着这样的场景，我感悟到一种思想正
在慢慢传递，一种文化正在渐渐绽放，眼前
似乎出现了一条宽敞的路，很多人在路上行
走，他们呼吸着、他们激情释放着、他们轻轻
地敞开情怀，等待着民族文化的展示。

昨夜，在莫斯卡一定被很多人惦记着，
一定被很多人期盼着，期盼着第二天的格
萨尔藏戏演出。

昨夜，一定有一条路，承载着很多人的
希冀与渴盼，承载着人多人的思想与情
感。在莫斯卡这个小小的村庄里，一定有
一条灿烂的文化之路在延伸着，延伸到村
民们的家里，链接着人们隐藏于心、醒着的
思想深处。这就是文化的情感，这就是文
化的魅力。格萨尔藏戏，我们共同期盼着！

尽管格萨尔藏戏还没有正式演出，但
是我深切地感到有一只手，渐渐地步入我
的情怀，将我对格萨尔史诗那份热爱，紧紧
攫住。我感到有一种渴盼，在眼前疯长，长
成所有日子里的那株丰韵的树枝和树叶。

痴情的我，早已像那些雨后的植物一样，
正压抑不住生长的渴望，在莫斯卡这个小小
的村庄里，疯长着文化的根须，疯长着思想的
树干和树叶。这就是我对格萨尔史诗的热
情，无论是近还是远，我都会如此虔诚地亲
近，用一生来呵护这一伟大的文化巨树。

莫斯卡，一个并不遥远的地方，一个来
自远古的地方，竟然在这里上演一出令人
渴盼不已的戏剧。我俨然是面对先贤、面
对前人阔达的精神空间与精神财富。

我和所有观众一样，虔诚而焦急地等
待着格萨尔藏戏的演出。

等待着，风致嫣然的艺术戏剧，分分秒
秒，步步临近。

■杨剑锋

保护红军伤病员
红四方面军自长征开始后，先后两次

穿越草地，南下进行了“绥崇丹懋战役”和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南下失利后又翻越
党岭大雪山进入康北。在此期间，部队减
员过半，并留有大量的伤病员。1936年7月
红四方面军北上时，部队虽在康北地区作
了近 5 个月的休整和补充，但由于生活困
苦，药品缺乏，仍有不少伤病员不能随队行
动。红二、六军团进入甘孜藏区后虽未进
行大的战斗，但自 1935 年 11 月离开湘鄂川
黔根据地后，连续转战，无法休整，大面积
流行伤寒和痢疾，加之甘孜藏区气候寒冷，
生活困苦，患病人数急剧增加。在甘孜会
师后，也有大批伤病员不能继续北上。面
对茫茫草地的艰难困苦和敌人的围追堵
截，红军不得不把大批的伤病员留在甘孜
藏区，就地安置。而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
在敌人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即将到来之
时，义不容辞担起了这历史的重担。留在
康区的红军伤病员，主要集中在甘孜、道
孚、炉霍三县，总数约3000余人。在其它地

区，也留有部分伤病员。
红军对留下的伤病员，作了周密的安

置工作。为此，红军还组织了后卫支队，专
门负责安置伤病员等善后工作。红军北上
之前，各部队都召开了动员会，向伤病员说
明北上征途的艰难，留下治伤养病是革命
的需要。希望他们坚持斗争，保持革命气
节，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安心治伤养病，
争取早日归队。在组织上，各个部队的后
勤部门和卫生部门给每个留下的同志准备
了休养费、粮食和药品，对一些伤势特别严
重的伤员还留下了护理人员照顾。为了使
留下的伤病员及护理人员得到安全妥善的
安置，红军的领导同志亲自与各地的波巴
政府领导和民族上层人士谈话，委托他们
组织和选择可靠的人家负责供养和保护红
军伤病员。如朱德同志亲自找白利寺的格
达活佛谈话，希望他继续把波巴政府的事
情办好，把藏族人民团结起来，坚持革命斗
争。同时请他一定要照顾好红军的伤病
员，保存革命的火种。徐向前、李维海等红
军领导，亲自找炉霍县益西多吉谈话，对他
尽力支援红军表示赞赏和感谢，同时委托
他照顾好红军的伤病员。驻道孚县和新龙

县的红军领导同志，也分别与当地的波巴
政府领导和藏族上层人士亲切话别，对留
下的伤病员作了妥善的安置。

甘孜藏区各县的人民群众和上层人
士，在安置和保护红军伤病员方面作了大
量的工作，有的还为此献出了生命。在甘
孜县，波巴政府在红军北上后，安排可靠的
群众，每5户照顾和供养1名重伤员。波巴
政府成员赵成武家中就收留了李兴元、梁
广明等 5 名红军伤病员。他对伤病员说：

“我们都是穷人，为了穷人，你们来到了这
里。现在红军走了，你们放心养伤，我一定
全力保护你们。”不久，赵成武为保护红军伤
病员被反动派杀害。格达活佛受红军委托，
收留了200多名红军伤病员，将他们安排在
白利寺内和附近村寨中。格达活佛亲自用
藏医藏药对伤病员进行治疗。为了安全起
见，格达活佛还给伤病员取了藏名。有一个
伤员叫杨化成，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
在伤愈后，格达活佛给他起名扎西罗布，并
帮助他在甘孜安了家。一些红军病愈后，愿
意回内地，格达活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
派出亲信色波、般根2人，带上写给炉霍觉日
寺和炉霍麻书头人以及道孚灵雀寺亚六甲

活佛的信，要2人沿途照顾好红军，将他们安
全送到道孚。色波等人将205名红军带到道
孚，交由亚六甲活佛派人转送康定。甘孜寺
也收留安置了一些红军伤病员。

1972 年在东谷喇嘛寺就发现了红三十
二军留下的一张证明，证明全文如下：

兹寄在喇嘛寺的伤病员共十七名。由
喇嘛负责招待。除病死与好了归队外，遇
有其它事情，喇嘛已承认一律负责保护。
故给此条。希我红军部队切勿损害。并给
予慰问。使病员安心在此养伤为盼。

此致
敬礼

抗日红军长征政治部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

甘孜县的群众把红军伤病员当作亲
人，领回家里，细心照顾，千方百计地保护
他们。在斯俄安家的李绍清，是红二军团
六师十六团一营战士，因身患伤寒掉队，拖
坝村贫苦农民嘎玛将他背回家中精心护
养，不久李绍清的病好了，但嘎玛和他的大
儿子洛生龙却不幸传染上伤寒，父子双双
去世。还有一些人家将红军伤病员招为女
婿，共同生活。

■贺先枣

离开那片牧场至今，还没有见过同那头
山羊一样巨大的山羊。第一次看见那头山
羊时，着实吃了一惊，它几乎有一匹小马驹
那么高，而当它一昂起头来，双角高耸，似乎
比一个1.6米的人还高大。大山羊的主人叫
伯吉，一个极开朗，又会说笑话的小老头
儿。见到别人的吃惊，伯吉老头儿就说：“人
们都说我矮，可我的羊子比你们人还高
哩”。伯吉老头儿有撮山羊胡子，说起话来，
胡子一颤一颤的。

伯吉说，他的大山羊能驮东西，六、七十
斤没问题。问他从那里弄来的这只大羊？
小老头儿一下子挺神气，抹抹胡子就吹开
了。他说，他这只羊是从阿里来的。阿里，
你们知道不？阿里那地方，比雅砻江这边的
牧场冷多了。那地方的人，只有夏天才出来
用皮子、虫草换点茶叶盐巴，一到冬天就出
不了门，更不要说走多远的路了，只好在冰
封雪堵的山沟里等到热天才出门。出门驮
茶叶盐巴要过很多雪原雪山，驮东西就赶一
群羊，为什么不赶马赶牛？马走冰雪路不
行，牛能走，但是路太长，万一有头牛倒下
了，它驮的东西怎么办？丢了可惜，人又背
不了。羊就不怕，即使有只羊倒了，驮的东
西不算太多，给其它羊加点也就过了。伯吉

说他的大山羊其实就是从阿里那地方来的。
对伯吉的话半信半疑，提不出问题却又

反驳不了。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小老头儿
是在吹牛，阿里那地方过去驮东西的羊是绵
羊，不是山羊。不过，伯吉的羊的确能驮东
西。首先是“驮人”。牧场上的野小子们，最
大不过八、九岁，小的简直就是刚会走路，便
会自我训练骑术。他们把那头大山羊抓来，
翻上羊背，就学大人骑马的样子，催打着大
山羊乱跑。有时，孩子们还会抓来其它几只
个头也挺大的山羊，吵吵嚷嚷，乱哄哄地进
行骑羊比赛。赛下来的结果总是伯吉的那
只大山羊获胜！于是这只大山羊便会被野
小子们轮流骑着去当一回冠军，大山羊跑得
直喘气，有时竟然像人在咳嗽一样，吭哧、吭
哧地咳上一大阵子。伯吉一见，抓根棍子就
来了，小孩子们一阵大呼小叫，眨眼逃得一
个也不见了。

伯吉老头儿心疼地牵着羊，慢慢带回去
并喂点好草、青稞或盐等。可能是伯吉老头
太爱那只羊了，他什么都弄给这只羊吃。他
说，像人一样，吃得好才长得壮。伯吉常把
吃剩的骨头或肉等熬锅汤，汤面上还油花飘
浮，那只羊照饮不误，有点肉皮，肉渣，山羊
也照嚼不误。

或许是草食动物在吃过荤腥之后力气
变大了。伯吉老头儿还真给这只山羊准备

了一副驮鞍，只是比给牛用的驮鞍小了许
多，看上去有点玩具的味道，不过也很管
用。大山羊所驮的东西，最多就是每年临近
初冬时节的元根叶子，有时还有点干草。牧
业生产队给伯吉老头儿安排的任务，是把一
处又背风又向阳的几亩地弄好，几亩地每年
都要收好多元根，元根不仅人要吃，元根叶
子也不能丢，那是极好的牲畜饲料。

元根叶子在地头晒得半干，伯吉就把叶
子缠成一把一把的，给那头山羊驮上。人背
着元根，跟在蠕动的一大堆绿叶子后面，伯
吉老头儿显得更小了。有时也就驮着几把
草或一些小口袋之类的东西，直接搭在羊背
上就成，不备鞍垫的。

有年秋天，生产队杀了一头很肥的母
牛。砍成小块后，又分成若干小堆。人们等
待分肉，挤在一起又说又笑。一群狗也忙不
停，在那些沾上牛血，牛肉渣的草叶上舔来
啃去，又要防备被人踢打。那只大山羊居然
也与狗为伍，鹤立鸡群似的跟着那些狗，在
人丛中走来走去。

伯吉老头儿分了肉，把肉放在一个牛毛
织成的口袋里，就那么往山羊背上一搭，赶
着羊往自己的帐篷走。忽然有人喊住了伯
吉，是要商量个什么事。老头儿便停了步同
这人说了一阵话。等他追上他的驮羊时，老
头儿不禁叫起苦来，原来那只山羊正在“请

客”，几条狗正在扯那块肉，大山羊自己也吃
得胡须都让牛血染红了，站在那里像是在细
细品味。

伯吉老头儿吃惊之余不免害怕起来。人
们早就在说他把只山羊惯坏了，给山羊喂肉
汤，简直是胡来。大家说这只山羊总有一天
要闯祸的。伯吉老头儿也晓得那个传说；传
说有个猎人，天天给他的马吃肉，到后来，那
匹马闻到血腥便兴奋不已。一天，猎人不慎
在山沟里负了伤，费了好大力气才到拴马的
地方，本想骑上马赶快下山治疗，不料那匹马
闻到了他身上的血腥气，又没见主人拿肉给
它吃，竟然用脚把已经伤得不轻的猎人踏住，
狂啃一通……伯吉老头儿越想越怕，再加上
家里人也开始数落他的不是，老头儿就下决
心不再要大山羊驮草，驮元根叶了，肉汤也不
喂了。伯吉还到处追打那些想骑大山羊的孩
子，说他们是在找死。可能是家里的大人也
打了招呼，孩子们也不再骑那只大山羊了。

大山羊便自由自在过起日子来，早去晚
归，哪处草好便上那里，大山羊事实上成了
只无人过问的“放生羊”。不过呢，这只巨大
的山羊还是在孩子们的关注之下。这天，几
个孩子跑来对伯吉老头儿说，那只大山羊不
知怎么捉住了一只草地上的老鼠，此刻正在
沟里草坝上慢慢嚼呢！ 伯吉惊得目瞪口
呆，听见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